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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离开始想念远在美国的父
母。陈山说，你在想什么？

张离就斜了一眼陈山说，余
小晚会恨我吗？

余小晚如果根本就不爱肖正
国，她为什么要恨你。

我觉得她已经知道你不是肖
正国。这姑娘有时候会装傻。

那你是不是也会装傻？陈山
的嘴角牵起了笑纹。

你猜现在余小晚在干什么？
我不晓得。陈山的目光抬起

来，望了望辽阔的水面说，我也不
想晓得。

江风阵阵，汽笛又毫无生机
地长鸣了一声。陈山带着张离回
到了他们的甲等舱，看到船舱里
的人都神情木然，连年的炮火让
他们都变得有些不知所措。陈山
和张离都不知道，余小晚此刻正
在家中学厨。她从小到大从来没
有做过菜，但这一天她想做一道
红烧狮子头。她还想和陈山喝一
点。所以她做了一桌并不好吃的
菜，而且那火红的油溅到了她的
手上，这让她的手背起了泡。但
她不觉得疼。然后她在桌子边坐
了下来，打开一瓶酒，一个人仰着

脖喝起来。她对着面前的那个空
了的位置说，鞋匠，干杯。那天费
正鹏来了，他站在门口忧心忡忡
地望着余小晚。后来他坐了下
来，他替余小晚喝掉了不少的
酒。最后他说，孩子，他并不是肖
正国。

他是不是肖正国，我才不在
乎呢。余小晚喝了一口酒，漫不
经心地说。

你要真不在乎，那我就放心
了。费正鹏说。

可是我在乎鞋匠。我好像是
爱上他了。余小晚说完，眼泪就
滚落下来。

那天，余小晚紧紧地靠在了
费正鹏的怀里，费正鹏轻轻拍着
她的后背说，你要学会面对。不
是你的，就永远都不是你的。

我能叫你爸爸吗？
我一直就把你当成是女儿

的。费正鹏这样说着，他的脑子
里浮起了庄秋水的样貌。他的眼
角突然有些潮了，眼前浮起抱着
琵琶的庄秋水朝他笑了一下的样
子。庄秋水很苏州风味地在一张
绣凳上坐下来，拨弄了一下琴弦，
费正鹏就像又回到了从前。

拾陆
短促的 3分钟警报终于在费

正鹏的预料中响起，巨大的红灯
笼再次亮了出来。又一轮的轰炸
声过后，重庆高炮群也随之被摧
毁。《新华日报》《中央日报》
《扫荡报》《国民公报》 等重庆的
报纸铺天盖地都是陈山和张离的
消息。“日本特务窃取重大情报
后携情妇潜逃，军统誓言锄杀雌
雄汉奸！”的标题赫然亮相在
《新蜀报》 的头版。陈山假冒肖
正国的身份也随即被揭穿。在办
公室里，余小晚用自己的手术刀
在手掌上轻轻划了一下，一条血
痕顿时现了出来。然后她把手放
在一盆热水中，血水随即像一缕
红色的烟一样，在水里袅娜升
腾。余小晚觉得一点也不痛。

余小晚对着那盆血水说，鞋
匠。你可以负人，但你不能卖掉
国家！

余小晚说完这话，就觉得整
个人都无比空旷，像是被掏空了
似的。她的恍惚在于她知道再也
没有什么会失去了。她想到自己
几个月前死去的父亲的时候，眼
泪终于流了下来。她有一种想和

父亲说话的冲动。余小晚走进书
房，拿出父亲留给她的派克钢
笔，在信纸上书写起来。不远处
房间里陈山用过的被铺，仍然叠
得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一角。余小
晚写着写着，像是要说尽一生的
话。一会儿钢笔没有了墨水，余
小晚打开笔套想吸点墨水，却发
现笔套里藏着一卷纸，上面密密

麻麻写满了字。原来父亲是一名
共产党员，他很有可能是被一名
叫“骆驼”的内奸暗害的。同时
余父还留了一句暗号：人走了还
有谁记得？四万万同胞记得。纸
条上说，要是谁能对上这句暗
号，谁就是可以信赖的人。

这句立场明显的暗号，让余
小晚想起了父亲经常朗诵的写给
她的那首 《致女儿书》，我不愿
失去每一寸泥土，哪怕是泥土之
上的每一粒灰尘……

这个晚上，周海潮在门外等
了一夜，余小晚一直都没有给他
开门。周海潮一共敲了五次门，
但是余小晚显得像是聋了一样，
她什么也没有听到。一直到早
晨，阳光明晃晃的，光线均匀地
洒进了窗户。余小晚揉了揉麻木
的脸，打开门，看到周海潮和他
手中捧着的一只铝饭盒，那里面
装着她爱吃的“涨秋西餐厅”的
面包。望着一脸疲惫的周海潮，
余小晚于心不忍地伸出手去，用
两只手指头捉了一片面包来吃。
余小晚一边吃面包，一边突然觉
得，自己好像不那么喜欢周海潮
了。余小晚在吃完面包以后，拍

拍手掌上的面包屑朝周海潮笑了
一下说，以后我可能要开始忙起
来了。

周海潮说，你什么意思。
余小晚说，我的意思是你也

可以忙你的了。
拾柒

船在十六铺客运码头靠岸的
时候，天刚蒙蒙亮。走出船舱的
时候陈山觉得上海初春的清晨是
有些冷的。经过火车、汽车，再
转到轮船的长途奔波，陈山终于
带着张离来到了上海。准备下船
走向舷梯的时候，陈山郑重地抬
了一下手臂。张离愣了一下，随
即抿着嘴挽住了陈山的胳膊。初
到上海的相视一笑以后，他们必
须像一对真正的爱人那样，走向
来接船的梅机关里的华人特工，
走向不知深浅的无底深渊。那天
是有些微的风的，陈山看到张离
的头发一直被风吹得摇摆不定，
这使得她不得不一次次用手整理
头发。陈山就笑了说，我没说
错。我还是觉得你留长发好看。

走下舷梯的时候，有那么一
刻，张离恍惚身边的这个人就是
钱时英。她当年挽着钱时英的胳

膊，走在北平大街的雪地里，歪
歪扭扭留下一串脚印。钱时英的
臂弯同样有力，充满着一种坚定
的味道。那时候天气寒冷，但是
快步行走的他们浑身充满着热
气，那雪花却灌进了他们的脖
颈，阵阵凉意让张离觉得无比畅
快。所以，她会在雪地里用双手
拢成一个喇叭，大声地呼喊，
钱，时，英。钱时英就站在雪地
里笑，他是一个敦稳的年轻人，
没有太多起伏的悲喜。码头嘈杂
的声音里，张离努力把思维从回
忆中拉回来。她看到陈山抬起了
头，陈山在舷梯下的人群中一眼
看到了荒木惟。他戴着一副墨
镜，脖子下面露出洁白的衬衣领
子，脸上露出了笑容。陈山感受
不到荒木惟镜片后的目光，他心
底不由得再次升起了一股寒意。

陈山走向了荒木惟。他仍然
保持着左手拎皮箱的习惯。站在
荒木惟面前的时候，荒木惟说，上
海欢迎你。从现在开始，你从肖
科长改为陈组长。梅机关特务科
第一行动组组长。而陈
山第一句话却是，现在可
以让我见到陈夏了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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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树

清雍正四年（公元 1725年）春夏
之交，一代名臣张鹏翮在相位上溘然
长逝。正是用人的关键时刻，不想这
位股肱大臣却偏偏撒手而去，雍正十
分悲痛。他不但亲往吊唁，而且留下
了“志行修洁，风度端凝。流芬竹帛，
卓然一代之完人”的题词。

不过，当这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
西安时，却有一个人欣喜万分。这人
名叫汪景祺，是西安巡抚胡期恒手下
的一名幕僚。

汪景祺之所以如此痛恨张鹏翮，
是和他在科场上的失利有关的。康
熙五十三年（公元 1713年），已经 42
岁的他才有幸中了举人。而在京城
参加会试时，踌躇满志的他铩羽而
归；三年之后，汪景祺再次卷土重
来，这一次他又失望了。从这以后，
汪景祺把没有如愿以偿进入官场的
这笔债，记到了当时担任主考官的吏
部尚书张鹏翮身上。雍正二年（公元
1723年），穷困潦倒的汪景祺千里迢
迢，前往投奔昔日好友胡期恒。

此时的胡期恒，已经成为川陕总督
年羹尧手下的红人。对于这位找上门
来昔日的友人，他只是简单地嘱咐手下
安排汪景祺在客房里住了下来，自己便
借口公务繁忙而抽身离开。过着寄人

篱下生活的汪景祺，内心十分痛苦。就
在这时，他在一份清王朝发布的邸报中
看到雍正给年羹尧加封晋爵的谕令。
汪景祺不禁眼前一亮。是呵！当下
朝廷，最受皇帝宠幸的，莫过于年羹
尧，如若攀上这棵大树……汪景祺兴
奋得睡不着觉，夜半时分，他从床上
爬了起来写信。信中他对年羹尧进
行了极力的夸赞，说：“承闻阁下奉扬
天讨，立不世之奇勋。抚士以惠，则
挟纩投醪也；用兵如神，则星驰电掣
也；犯顺者受不庭之殛，则灰飞烟灭
也；归化者宽后至之诛，则云行雨施
也；渠魁必歼，骈首而就显戮，疾风之
卷秋箨也；胁从罔治，稽首而庆更生，
膏泽之润春苗也；量才器以驾驶诸雄，
偏裨皆卫、霍之亚也；授成算以驱策群
力，荒徼在掌握之中也。藩落免虔刘之
苦，旃檀安钟鼓之常，兵无再驾之劳，威

行万里而外。”接着称赞年是“宇宙之第
一伟人”。在文章的结尾处，还呈上了6
首夸奖年羹尧的诗歌。最后，汪景祺
又表达了投靠到年羹尧手下的愿望。

由于年羹尧经常不在衙门，汪景
祺的信辗转近一年，才来到年羹尧案
头。这时，正为雍正对他百般信任而趾
高气扬的年羹尧，对汪景祺的吹捧喜出
望外，立即捎信给胡期恒，要他善待汪
景祺。有了年羹尧的“指示”，胡期恒
马上聘请汪景祺为巡抚衙门幕僚。

就在汪景祺等待年羹尧召见自己
的当儿，传来了张鹏翮去世的消息。
在一阵狂喜过后，汪景祺拿起了笔，把
张鹏翮描绘成一个“刻薄寡恩、顽钝无
耻”的人，从而来发泄自己的愤懑之
情。汪景祺知道，只有从私德上加以
攻讦，才能击中张鹏翮的要害。有了
这样的思路，汪景祺在纸上写下了“遂

宁人品”四个字。他攻击张鹏翮说，
“由郎中外转苏州知府，未出国门，丁
内艰，例未抵新任者服阕仍补原官，遂
不发丧，盖吉服坐黄堂者，七日而解官
去，补兖州府，升河东运使，旋内擢至
兵部督捕右理事官。”也就是张鹏翮为
了做官，居然在母亲去世后“不发
丧”。有了这些还不算，汪景祺然后又
编造了张鹏翮与女仆私通的离奇故
事，把张鹏翮刻画成了龌龊的小人。

就在汪景祺朝思暮想年羹尧早日
接见他、封赏他时，形势却发生了意想
不到的惊天逆转：雍正四年（公元1725
年）年底，年羹尧被罢官削爵；到了雍正
五年（公元1726年）春天，年羹尧又被
雍正皇帝赐死。负责对年羹尧的府第
进行查抄的大臣福敏，在林林总总的物
品中，人们发现了一本《西征随笔》的小
册子。书中有“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
公川陕总督年公书”一文。福敏怀着好
奇之心扫视了几行后，赶紧把这本小册
子呈送给了雍正皇帝，雍正翻阅之后十
分震怒。接到皇帝严办的命令后，汪
景祺很快被押往京城“枭首示众”。

汪景祺的头颅在京城菜市口一挂
就是十年之久。直到乾隆皇帝即位后
的1736年，时任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
乾隆后，汪的头颅才被取下加以掩埋。

汪景祺之死
♣ 贾登荣

史海钩沉

故乡三李原属荥阳，上世纪50年
代初划给郑州，现归二七区樱桃沟。在
村西约三华里的百米深沟里有一条小
河叫温泉河，是贾鲁河的重要支流。在
较为平坦的开阔地有一温泉，向南不
足百米的悬崖下还有一冰泉。温泉及
其周围的水域一到寒冬蒸汽在上空缭
绕，雾气腾腾，酷似揭开锅盖的大蒸笼；
冰泉的水即使盛夏伏天也冷如冰霜。
两泉近在咫尺，却是一温一冰，此二泉
被称为姊妹泉或伉俪泉，是全国十大
名泉之一。故乡三李的名字也因此增
添了光彩。

孩提时，温泉河是我和小伙伴们
经常光顾的地方，春来河边观赏樱桃
花，捞水菠菜、水芫荽，折柳枝做哨笛
吹。入夏跳到清澈见底的水里逮鱼虾
或在石块下找这里独有的金爪蟹，偶
尔还会用它换上几个小钱……买蟹人
用它当药壮筋骨。金秋会有好奇的孩
子把偷摘来的柿子埋在温泉附近的稻
池里，两三天后取出洗净大家共享，吃
着十分脆甜。

冰泉的水洁净甘甜，是上等矿泉
水，附近村民用它做饭格外出味，有人
说这里的人很少患癌症可能与此有关。

故乡的孩子们几乎都会讲明朝开

国皇帝朱洪武曾在温泉河放牛杀牛吃
的故事，并且不管讲多少遍，讲者不烦
听者不厌。故事相当滑稽，一人讲多人
补充，管它真实与否。说的是朱元璋幼
年随母乞讨从安徽来到河南。一日路
过洞林寺被高僧舅舅收留。那时寺里
有良田 800亩，除僧人自己耕种部分
外，还租给附近的寺河、糖坊、拖车嘴等
村的佃户，每年的地课加上香客的施
舍，保证了和尚的温饱。朱元璋不再挨
饿，每天的工作是跟附近的小伙伴到
寺院东南十余华里水草丰美的温泉河
放牛。这天朱元璋问众伙伴想吃牛肉
不，众答：“想吃，哪里有？”接下来朱元
璋边答边动手用拽掉的茅茅根叶把牛
头砍掉（所以这里的茅茅根叶都是半
边红，酷似鲜血染成），又像庖丁解牛一
样把牛肉卸成了八大块。小伙伴个个
目瞪口呆，还没等反应过来，朱元璋又
说：“生肉不能吃，放这个泉里煮一煮。”
话音刚落一旁便出现了一个大坑，里
边的泉水像沸水翻滚，生牛肉放进片
刻便飘出熟牛肉的香气。熟牛肉捞出
后烧嘴燎牙的，朱元璋说：“大家别慌，
把热牛肉放在冰泉里冰一冰。”说完用
手向南一指，那里竟出现一冰泉。众伙
伴按照朱元璋的交代，牛肉又经过一

冰不再烫嘴，便狼吞虎咽大吃起来。牛
肉吃完了，可牛没了，咋办呢？朱元璋拿
起牛尾巴往山坡上的石头缝里一插，
说：“就说牛钻这里面了！”回到寺里舅
舅听后不信，就跟朱元璋到现场观看，
一看果然。用手拽一下牛尾巴，随着一
声牛叫往里进一点，连拽几下，牛尾巴
竟全部钻入石缝里了。

到后来朱元璋在南京当上洪武皇
帝，大家才知道他是真龙天子，真龙天
子是金口玉言，在温泉河杀牛一事得
到应验。

数十年之后，南蛮子到中原盗宝，
据说把温泉中的茶壶盗走只剩下壶
盖，所以水温骤降，正好适合人们洗浴。

1945年抗战胜利，有人对温泉进
行了修整：在大约50平方米的正方形
的池底铺上长方形的青石板，泉水从板
缝中像沸水冒出形成珠泡，甚是好看。
池四周砌有一米宽的平台，洗浴者可躺
在此休息。再往上是砌的砖围墙，围墙
高出地面约一米，正好挡住池外的视
线。所以从此常有思想开放的少女少
妇夜晚结伴来池里洗浴，并在池周路
边布岗以保安全。修整后的温泉池北
面还圈有拱门，泉水出拱门汇入小溪，
还有“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八个繁体楷

书大字分别雕于拱门两侧。此时池底
因有石板不再见泥沙，加上河上有数
座水磨、河边有芦苇荡，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还在下游不远筑坝蓄水建了
一小型水电站，来这里赏景、垂钓和洗
浴者越来越多。

旧时三李是郑密之间，荥阳、汜水
和新郑、长葛之间的交通枢纽，商业繁
荣，店铺林立，尤其腊月的年集，更是商
贾云集。

1956年郑密公路通车，郑州市区
的年轻人在假日或几十人结队骑单车
或集体乘汽车来这里游玩，景点免费，
大家都不用花钱，玩得兴致极高，一时
间游人如织，络绎不绝。

在上世纪“深挖洞、广积粮”的年
代，有关部门看上了这里离闹市远、沟
深、土质好的特点，在崖壁上挖了许多
大洞，并用砖石钢筋水泥拱圈加固，大
汽车可以进出。顺便来这里洗浴赏景者
陡增，温泉河更加热闹了！由于地下水无
节制地开采，水位急剧下降，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温泉河的所有泉源逐渐变
小，直至干涸，再也流不出一滴水来。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开通，待到
地下水源得到充足的补充，相信姊妹
泉的昔日美景定会重现。

♣张俊彦

郑州地理 樱桃沟中姊妹泉

并不是每一代人都可以任性地
写诗，然后默默地老去。诗歌是优
雅，是生活，是人间的盐，是对世事
的思索。诗歌不仅仅是文字，它们
是情绪的奔流，它们是鲜活的声音。

“诗人朗读书系”包含多多、芒克、
严力、欧阳江河、杨炼、树才、王琪博七
位优秀诗人的精品诗集。多多的诗歌
以精湛的技艺、明晰的洞察力、义无反
顾的写作勇气，近乎完美地承续了汉
语在当代中国的艰难使命。芒克的
诗歌老辣大胆，是难得的当代诗歌样
本，书中同时配有他的绘画作品图片，
读者可以在读诗听诗之余领略诗人
绘画上的不俗造诣。严力是当代诗
人中较早觉醒口语意识，将口语和意
象融为一体的诗人，他的诗歌在明白
如画的同时也是对生活和现实的深

深反思。欧阳江河的诗意宏文奥、风
雅自如，他善于在生活的修辞里铺设
叙事的迷宫，在未来里想象现在，并
把自己澄澈的洞见隐于冷傲的文调
之中。杨炼的诗歌清新、浪漫而意味
深长，极具艺术想象和冲击力。树
才的诗歌全部围绕“节奏”“想象力”

“活用语言”这几个核心词展开，他
认为，在诗歌中越是个人的深切体
验，就越是能唤起人们内心的普遍情
感。王琪博创作的诗歌大多数篇幅
短小精悍、出语雄奇，展示了大学生
诗派旗手的创作魅力和才华。七位
诗人的诗歌个性和风格都十分显
著，完整呈现诗人们的创作面貌和
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体现诗人极
强的语言能力和对事物细致敏锐的
体察，展示诗人的创作魅力和才华。

诗人朗读书系 当代诗人的七面心灵之镜
♣ 刘文莉

新书架

长歌行长歌行（（书法书法）） 韩湘人韩湘人

树无语，但我总觉得她在说话。她说的
话我懂得。

进入谷雨，树就胖多了——树是从立春
开始胖起来的。累的时候，我喜欢看树。总
觉得风是因为树而起来的。你看，树叶子被
看羞涩了，轻轻地一摇，又一摇，就起风了，
小小的，凉凉的，润润的。

我看的树是几棵杨树，我看她们已经有
七八年了。高于五楼的窗户，高于六楼的窗
户，再高于六楼的楼顶。这些年来，她们在
长高着，他们年年有春天，虽然我也是。她
们的春天叫人羡慕，总是以崭新、昂扬的姿
态呈现，因此，她们的翠绿和挺拔，让我心生
欢喜的同时，督促自己心生希望。

绿叶是树的手掌。早晨或者晚间，只要
在家，喜欢美食的我喜欢在厨房忙碌一会儿，
荤素搭配，红白相衬，器物应和，不同的菜品
装入不同的盘碟，这是一种创新和创造。一
边做着这些，一边看窗外的树，真近啊！尤其
在这春天，仿佛她们就在窗外看我，像邻家的
淘气小儿，睁着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与我
不时对视……回过头来，满案的翠绿，哪一
样菜品、面点，都想自己先尝上两口。

有时早晨去楼顶浇菜，在楼顶上小走，
一圈又一圈，觉得树枝头的叶子回应着我轻
松的心情。树高，最高的就是那几簇叶子，
她们像淘气的孩子，秋千一样荡漾着过来又
荡漾着过去，一荡一漾，近到要与你的手相
接，却又忽悠地回去了，就好像是为了回应
我的招手。晨光柔和，叶子们的面庞油亮、
青嫩，一张比一张美好。

与树对视这么多年了，觉得树有个好品
格：包容。鸟儿喜欢藏进去，以此为大舞台
——唱歌，求偶，呼朋引伴。我的观察中，树
中藏了好几种鸟，有麻雀、喜鹊、老鸹、啄木
鸟、布谷。麻雀虽小，喜欢开会；布谷鸟喜欢
独唱；笃笃……笃笃……是啄木鸟在工作，把
树挠得痒痒的要大笑出来。布谷鸟一大早就
开始唱歌，这么多年了，我每天听着布谷鸟的
歌声醒来，却一直没有看到过她们的身影。

冬天树很少说话，或许是与逐渐冷静下来
的风配合。树沉默着喃喃自语，就像一个沉默
的人，把话说给天说给地，说给自己听。

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我
静静地听着树的倾诉，听着她的欢乐和忧
伤、激昂和消沉。有许多时候，我也把一些
话说给窗外这几棵高过六楼楼顶的树。

一棵、两棵、三棵、四棵，这是四棵杨树，
我们常见的大叶杨树。忧郁的年轻人，有机
会的话，你们也来看看吧，听听她们说话，也
把自己心思说给她们听。

啧耳根，据说就是鱼腥草。我们
老家山上有野生的。第一次吃的人
可能会不习惯它怪怪的味道，皱眉撮
眼，甚至鼻子耳根为之皱几皱，所以叫
作啧耳根。这个“啧”字不仅表示出了
动作，也表现出了声音：“啧——啧
——味道太怪了！太难吃了！”

很多人开初都吃不惯啧耳根。
我们小的时候，也是不仅吃不来啧耳
根，甚至连嗅也嗅不得。

但是父母爱吃，他们把啧耳根采
摘回家后，细心择干净须根，然后用妥
甸酱油、梨醋和油辣椒凉拌吃，吃起来
十分爽口。看着他们吃得那么爽，我
们屏住呼吸，不敢使劲呼吸它的气味，
小心地搛一小截慢慢地、轻轻地放进
牙齿上，轻轻地咬一下，开初的时候，觉
得味道很怪，慢慢地也就适应了，开始
觉得齿颊生香。

下一顿，我们就很想再吃。但是
不敢问母亲哪里弄来的。家里很贫
穷，如果是买来的东西，我们一问母
亲以为我们还想要，就会骂我们。

后来有人告诉我，啧耳根就是鱼
腥草。我就在心里悄悄猜想，鱼腥草
有鱼腥味道，一定是水田里甚至可能
就是稻田里生长的一种水草吧。我
看它的样子确实很像一棵水草，一截
截细瘦细瘦的，像一截截竹节和竹节
虾的样子，而且吃起来确实还有很浓
的鱼虾腥味，可见不是长在水田里，也
是长在水塘或者溪河里的东西。不过
我又怀疑自己的猜测，为什么我们村
的坝塘和附近的溪河里不见鱼腥草
呢？我们小孩子经常到坝塘溪河里游
泳嬉戏，只看见各种各样长长的柔滑
的水草，为什么从来不见鱼腥草呢？

我又因此怀疑乡亲们和父母可
能记错了，或者是故意欺骗我，可能
家乡说的啧耳根根本就不是感冒药
瓶上说的鱼腥草。我怀疑鱼腥草可
能是我家乡的水田溪河里没有、而别
处的水田溪河里却有的一种草药，我
家乡人说的啧耳根却是另外这种可
以凉拌吃的植物。

后来，听经常上很远的深山里放
羊的大伯父说，深山老林里以前野生
的啧耳根很多，潮湿的水沟溪流边、
背阴处到处都是。我曾经在离村子
稍远处的水沟边采摘到少数的啧耳
根，但是细瘦矮小。

我那时或者忙于学习和家务，或
者陪母亲做农活，没有机会到深山老
林里放牧牛羊，更没有机会专门去采
摘野生啧耳根。

我就盼望有机会到深山老林里
采摘啧耳根，盼望哪一天大伯父去放
羊时能够叫我同去。但是直到离开
乡村进城读书和工作，一直没有得着
这样一个机会。

这么多年来，我曾经多次梦见自
己去到家乡的深山老林里采摘啧耳
根，密密麻麻的、肥嫩的啧耳根，长满
了潮湿的山沟水沟溪流边和背阴处，
它的叶子紫红中带绿，像一个个羊耳
朵，有的也像一个个的虎耳朵，十分
美丽。我是那么快乐、开心、幸福。
我在教学生沈从文的《边城》时，读到
文章中的虎耳草，就常常会想起自己
在梦中采摘啧耳根的幸福兴奋样子。

知味

青葱年华（国画） 袁汝波

淫雨速停云快散，小麦丰收旬日间。
久雨风袭易倒伏，阳光缺失难饱满。
汗水倾洒秋与夏，耕种灌施二百天。
举头望空百千遭，心如汤煮夜难眠。

农夫心
♣李雪生


